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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樊深所著《西田语略续集》云：自

外而内，所以求道于静；自内而外，所以求道于

动。自外而内，有感而发，是武扬旧体诗词作品

的显著特点。诗人刘以林对武扬的诗词以“天

地、世间、人心、吾心”来概括，实在是太贴切不

过。“高山细草，无所不达”（刘以林语），是武扬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对创作灵感的追寻；“追风

击缶，大道之行”，是武扬“自内而外”的“求道于

动”。行走触发内心，情思尽涌笔端。内外兼

修，让他的作品别具一格。“陌上留吟草，新晴别

样红。等闲容易老，依约又春风”（《茶花吟》）。

与当下一些用力过猛的诗词相比，武扬这样的

作品，平实清新，实在难得。即使是寄怀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这样的重大题材，在他的笔下，也

绵若云水，从容不迫：“七秩砥砺行，云雷紫气

东。金瓯复兴梦，十月辟新红。”

自外而内，自内而外，武扬的作品总是能从

时代中提取出精准的意象，这让他的作品具有

很强现代性。这里所说的“现代性”，不是指时

间阶段概念，而是指作品中蕴含的现代价值取

向和品质认同。《次韵景宇主任》：“翩跹斟与谁，

柳影逸柔枝。风剪莺啼处，敲诗正可期。”柳影

柔枝，风剪莺啼，意象多么美妙！诗中的“敲”

字，不仅内涵丰富，其审美趣味也跃然纸上，令

人称绝。《贺庞公梦乡村潜口民宿群运营》：“黛

瓦飞檐角，巷深鸣细泉。亭台竹荫石，归晚品时

鲜。”这首诗，既描述了当下民宿群的美妙，更对

大时代下的百姓生活作了无尽赞美。武扬作诗

“诗更似”，赋词则“句何如”。在《唐多令·采春》

中，武扬这样写道：“茗树紫岚望，荆溪羡燕双。

拾落英、芳馥盈筐。绕指风轻山乍暖，题阿妹，

采茶忙。”当下审美品格用旧体词牌装裱，浓妆

淡抹，恰到好处。同样的郁孤台，辛词营造的是

“中间多少行人泪”的悲凉氛围，武扬笔下呈现

的，则是“风栽柳叶”“浪隔藤花”（《登赣州郁孤

台》）新时代的欢快色调。诗人徐子芳在该书的

序言中高度评价该诗：“高视远怀，象外环中，可

称七律之佳篇”。

武扬将“格律”上升到“诗词文化浸润的包

浆”的层面，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

解。他认为，诗词写作最终都要归于字词，因而

这些字词必须要能立起来，站得住。这种要求，

不是长久在文字的沙粒中磨砺过的，往往是很

难理解的。在他那里，平仄已经不是束缚，而是

逼出神奇意境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字词重新连

缀，不只是打破常规语法套路，而是“打磨与凝

炼而产生的嬗变”开启的“新的语言境界”。在

《踏莎行·咏樱》这首词中，一句“春迟怕误江南

树”，让诗人徐子芳大加称赞：“那些文字环佩叮

当，带着声响，精炼的诗句让读者领略不尽托兴

的情味”（徐子芳《浩荡诗情任我攀——张武扬

诗词初识》）。的确如此。细读武扬的作品，他

早已从古典诗词的名篇中突围出来，从而开启

了他自己“苍茫一任”的语言风格。

武扬在生活与诗词之间架起的桥梁，链接

着对世界的多重认识、思索与叩问。跨过这座

桥梁，“只要沉下心来，交融、共振及淬炼，便会

孕育出诗境的无限可能”。武扬认为，诗词的灵

感蕴藏在丰富的大千世界，阅尽“天地、世间”，

与之交融与共振的便是“人心、吾心”。“青砖黛

瓦窥龛嵌，聚藏八卦荷风澹。荷风澹，东舒词

谒，一生无坎。”（《忆秦娥·再游呈坎》）词中的交

融与共振，无波无痕，浑然一体。在《水调歌头·
过函谷关》中，诗人在“囊四海、览八极”后，发出

“文铸五千道德，阖辟乾坤斗转”的感叹，进而

“俯仰盘今古，攀蹑看今朝”，气势恢弘，妙合无

垠。过剑门关·思古吟怀，涉瓜洲渡题诗寄韵。

诗和远方知行合契，自成气象，形成了创作的鲜

明特色。

“我到过，我写过，我歌过”。这是武扬的

写作，也是武扬的生活。这种无比放松的“自

省与走进”，这种深刻感知的“凝视与镌刻”，

让读者“置身于诗词”，也让他的诗词置于读

者的心中。因此我说，武扬的诗词，我读过，

我品过，我吟过。武扬最具当下感的诗词，对

读者来说，是最好的文学滋养。“击浆飐旗新

得句”——期待武扬的创作更上层楼，期待他

写出更多更好的诗词作品。

天地世间天地世间 人心吾心人心吾心
——读《苍茫一任寄东风——张武扬诗词选》 周志友周志友

随
笔每逢周末，睡了个自然醒后，我总要带上妻

儿去闲逛家门口的老地方——狗市。这里是本

地人耳熟能详的老去处，如今小有名气的网红

集市。每次来赶集，都会有不一般的感悟。一

棵菜，一束花，一本书，花鸟鱼虫，猫狗兔鼠，应

有尽有；吆喝声，机器声，烟火味，花草香，四处

弥漫；老年人、青年人、农村人、城里人，人来人

往。这盛景，衬托了这盛世。

早上逛狗市，正是人员鼎盛阶段。吃早餐

的，买菜的，遛小孩的，看热闹的，还有旅游团打

卡的，网红达人搞直播的，政府部门维持秩序

的，四面八方汇聚于此。马路两边，摊贩一户挨

着一户，商品摆满了地上架上，吃的喝的玩的用

的，种的养的听的看的，琳琅满目。人山人海，

人声鼎沸，人间烟火，这些词语用在此时此处是

最恰当不过了。

到了中午，天气最为暖和。睡完懒觉的年

轻人们也来逛集市了，他们或者买两串烧烤，或

者买盆花草，或者买点小首饰，或者吃碗面条，

惬意洒脱；老年朋友们也来了，他们喜欢货比三

家，处处逛逛看看，偶尔停下来问一问，砍砍价，

淘点自己认为实惠的货物，拎着各种袋子回家

了；外地的游客也来了，他们兴冲冲挤入人群，

不时拍拍这热闹的场景，不时又自拍着发朋友

圈发抖音，时尚有流量又能吸粉；各种穿戴整齐

的制服“叔叔”也来了，他们有的疏导交通，有的

引导游客，有的巡逻维稳，有的检查市场，也给

这个集市增添了一份安全感和浓重感。

夜幕降临的时候，狗市依然人气不减。这

里的夜生活虽没有大都市的繁华喧嚣，却也有

着它独有的味道。星空下，路灯旁，瓜果摊，烧

烤摊，大排档，是夜生活的主阵地。点杯热饮，

炒盘粉条，三两人聚一起吃着聊着，很有生活气

息。集市里的彩灯、音乐也动起来了，情侣们成

双成对，亲子们三三两两，伴着狗市的烟火气和

喧闹声，很有小资情调。此时虽然稍显冷清，但

商贩的叫卖声仍不绝于耳，既有生活生计的坚

守，也有四季三餐的享受，好个人间不夜景。

这就是我在狗市赶集的一天，是小城四季生

活的缩影。譬如今日之中国，热闹呈现出热火，

平凡寓意着太平，时时处处充满温暖和光明。为

此，我不由得想作诗一首以抒怀：“市井茶油酱醋

盐，场合酸辣苦咸甜。星辰日月伴冬夏，报谢酬

劳万贯钱。”

赶集赶集 徐以成徐以成

大米大米，，速运速运
安红安红

“大米，速运。”孙子忽然念出这四个字时，我们

正站在吴山庙起义纪念碑前。初春的风还有些凉，

吹得碑座下的野草簌簌地响。他回头看我，眼睛亮

得像两颗刚剥开的莲子：“爷爷，这暗号怎么像送外

卖的？”我一怔，随即笑了。一百年了，这四个字穿过

枪林弹雨落到今天，在一个孩子嘴里成了外卖单。

世事就是这样荒诞又温柔——当年要人命的东西，

如今只消动动手指就能送到家门口。可我还是蹲下

来，把他的肩膀扳正了。碑是蜡烛的形状，七米高，

立在吴山镇这片葱茏的绿里，像一支永远燃不完的

火。我说：“一百年前的今天，有人用这四个字，把命

豁出去了。”

那天是1926年11月22日。许习庸从小营盘策

反了驻军连长朱质卿，本来说得好好的，可县衙突然

派了兵来，要朱质卿立刻移防。来不及了。蔡晓舟

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油灯都跳了一下。三百多人

在星夜里朝小营盘摸过去，脚下是深秋冻硬了的田

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第二天清早，一面旗在吴山

庙升起来——“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军”。

孙子仰着头听，问：“后来呢？”

后来啊。后来他们在拂晓前整装出发，要攻合

肥城。可消息走漏了，敌人早就在半道上等着。枪

从清早打到傍晚，起义军的枪械粗劣，子弹打光了就

拿石头砸，拿拳头打。一个十九岁的战士肚子中弹，

血把棉袄洇透了，他爬了十几米，把最后几颗子弹塞

给战友，只说了一句“替我打”，就再没出声。

我讲到这里停住了。孙子没说话，只是把手里

那束不知谁放在碑下的花扶了扶。花瓣上还有露

水，颤巍巍的。

这场仗没打赢。撤退的时候蔡晓舟咬着牙喊

“留得青山在”，声音哑得像砂纸蹭过石头。可有些

青山再也回不来了——几十个人倒在田埂上，手里

攥着枪，身子底下是一摊发黑的泥。后来许习庸写

《吴山庙起义始末记》，写到这一夜，笔迹忽然潦草起

来，墨也浓了。他写：“革命大业，后来者当继之。”九

个字，占了整整一行。

我家里有那本手稿的复印件。扉页上是我的老

师许有为写的字——“缅怀先烈，拒绝遗忘”。许老

师是许习庸的儿子，前几年走了。他生前总把那本

手稿翻出来给我们看，纸页黄得像深秋的梧桐叶，边

角都脆了。他说父亲写这些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

戴着老花镜，写一阵歇一阵，有时候半夜想起来什

么，披着衣服又坐到桌前。“很多细节，如果不写下

来，就永远湮没了。”

现在那些细节刻在这座碑上了。碑座下没有名

字，只有一团团模糊的花纹。可我知道每一道纹路

底下都压着一个人——蔡晓舟、李云鹤、聂鹤亭、许

习庸、李雨村，还有那个十九岁连名字都没留下的战

士。聂鹤亭后来去了陕北，被斯诺写进书里，那个美

国记者管这场起义叫“合肥北乡的枪声”。蔡晓舟后

来办了安徽大学。许习庸回了家乡，接着干革命。

孙子忽然朝碑行了个礼。少先队的队礼，手举

得端端正正。我鼻子一酸，没让他看见。回去的路

上他问我：“爷爷，‘大米，速运’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我不知道。也许是蔡晓舟，也许是李云鹤，也许

只是一个普通起义士兵睡不着的夜里随口编的。但

我知道这四个字穿过了一百年——从一个枪管发烫

的清晨，到一个孩子脱口而出的戏谑；从一份泛黄的

手稿，到一座蜡烛形状的碑。

一百年前的枪声早就停了。可有些东西没停。

比方说，那个十九岁战士爬过的那截田埂，现在长满

了油菜花。比方说，每年清明都有不知名的人往碑

下放花，花瓣上总沾着露水。

“不敢忘记，不能忘记。”我小声说，像说给孙子

听，也像说给碑听。

风又把野草吹响了。孙子拉着我的手往停车场

走，忽然又回头看了一眼。夕阳正好打在碑顶上，那

支蜡烛像是真的被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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